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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

一头利落短发，一袭素黑底碎花纹连衣
裙。近日，当敬一丹笑意盈盈地出现在重庆图
书馆报告厅，用人们熟悉的声音向重庆观众打
招呼时，全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柔和、知性、醇厚、温润，这是敬一丹式的标
志性声音。她的声音和她优雅大气的形象一
起，曾经通过电视屏幕，走入大江南北的千家万
户，为中国亿万电视观众留下一段难忘的时代
记忆。

“沟通”，始终是敬一丹职业生涯的关键
词。从新闻现场的锐利提问，到公益途中的俯
身倾听，她让“沟通”与“说话”成为一门关乎尊
严、理解与温暖的艺术。这场主题为“沟通伴随
生命”的讲座真诚而富有哲思，她将自己的成长
经历与职业人生娓娓道来，引领读者们思考：如
何去倾听，如何去表达，如何让每一次交谈，都
为彼此生命带去一次温暖和照亮。

此次来渝，敬一丹还带来了最新散文集《走
过》，书中记录了她走访神州大地时的难忘经
历。她说，想跟读者一起分享生活中的美好和
快乐。“我过去的职业形象，可能让大家感觉比
较凝重，但生活是多面的，一个人在走来走去的
时候，会感受到很多美好。”

她说，多年来，自己跟观众的交流可谓多元，
“谈到《焦点访谈》，我们可以一起感受到那些年我
们国家社会的变迁；谈《感动中国》，我和大家分享
的是那些好人带来的力量和温暖。《走过》这本书
里分享了我生活中更多面的感受，我很在乎这些
感受，因为走过以后如果无感，甚至忘却，可能就
白走了。有感，才是有质量的历程。”

重庆，是敬一丹在书中记录的重要一站。
“刚好是40年前，我第一次来重庆，就很喜

欢，40年来又陆续来过多次，每一次都有新
意。”她说。当听记者谈起重庆最新推出的文旅
口号“新韵重庆”时，她诚恳地笑道：“我每次来
都有点匆匆，虽然印象都很美好，但如果要体会

‘新韵’，我想还需要更多时间，在重庆停下来，
慢慢品。我也相信，重庆值得更多人来走近，来
停留，来感受。”

我还惦记着第一眼看见的朝天门

新重庆-重庆日报：您在《走过》中特别写
到了重庆，当时的场景为什么让您记忆犹新？

敬一丹：我是1985年第一次来重庆的，当
时在朝天门码头上岸，那是我看到重庆的第一
眼，印象实在太深刻了。

我那时还在读研，为了写硕士论文，到地方
电台调研，重庆是其中一站。我独自一人从北
京坐火车到了武汉，在武汉上船，经过三峡到重
庆。在朝天门码头下船的时候，我有些吃惊：那
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声音，还有那么多的台阶！
我在嘈杂和热闹中一步步走上来，心里有点小
紧张，尤其我还想到了《红岩》的故事，想到昔日
江姐和甫志高就是在这里接头过。回头一看，
两江汇合，江水滔滔，心潮澎湃，那记忆实在难
以忘怀。

所以之后我每次来重庆，都会想办法去看
看朝天门码头。去年我也来过重庆，但我从南
岸那边看过来时，发现朝天门已经完全不是我
记忆中的样子了。说实在的，40年了，我还始
终惦记着第一眼看见的那个朝天门。

坦白地讲，凡是江河汇合的地方，都让我
特别动心，但又说不清为什么，反正就是内心
很平静。所以每次来重庆，我总惦记着朝天
门，有时候晚上去，有时候白天去。总之我觉
得那里有种无可替代的魅力，总是很有活
力。并且，重庆人也很有活力。我觉得江河
汇合的地方，总能给人一种力量，给人以启
发，催人奋进。

总的来说，重庆对我来说有多方面的满足：
自然之美、城市之美、乡村之美……虽然我来过
很多次了，但一直觉得没有走遍，没有看够，重
庆一直在吸引我。可能对于重庆人来说，对这
座城市的很多东西早就习以为常了，但站在我
们的立场仔细看，这座城市还是一直有新意在
生发，让人兴奋。我相信走来走去，人们会越发
发现重庆的好。

重庆的新韵，藏在很多细节里

新重庆-重庆日报：重庆的江河让您印象
深刻，在您家乡哈尔滨也有著名的松花江，与东
北的江河相比，西南的江河带给您怎样的新意？

敬一丹：刚才我说了，凡是走到江河汇合之
处，我就莫名地激动。2024年，我专门走过一
遍川渝大地，看到了许多江河汇合的地方，这个
时候我也会回想起哈尔滨，我的家乡，在那里，
我们的母亲河是松花江，但松花江和黑龙江汇
合的时候，跟南方江河汇合的情形还是不太一
样。

我在家乡看江河汇合的时候，没有一个比
较高的视角，感觉它往往是比较平静的，但在川
渝，这种汇合是很激荡的。尤其在重庆朝天门，
这里是长江跟嘉陵江汇合处，感受非常特别。
我总是忍不住在两江汇合之处朝长江上游望
去，因为上游有那么多的地方我曾经走过，留下
了那么多的记忆，所以在它的汇合处，仿佛会感
到那么多的记忆汇合到了一起，特别让人胸中
激荡，也很容易让人愿意停在这里，因为这是一
个适合发呆的地方。

新重庆-重庆日报：您跟重庆结缘40年了，
重庆的发展日新月异。最近我们提出了新的文
旅口号，其中一句是“新韵重庆”，刚才您也说重
庆总是有新意，那么您怎么看待重庆的新韵？

敬一丹：我一次次来重庆，但每次重逢，都
还不算是阔别。我想如果是阔别的话，就会对
重庆的新变化感触更深刻。尤其是这几年，来
得越来越频繁，比如说去年我来过，今年又来
了，那么重庆的新变化，带给我的冲击可能就不
是那么巨大。

这些年重庆给我的总体印象，可能就是感
觉这座城市依然那么好，而且越来越好。但老
实说，每次来都有点匆匆。我觉得要体会这座
城市的新韵，需要停下来，而不是匆匆走过。你
看我这本书就叫《走过》，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
总是走得太匆匆，那么现在，需要为重庆那些新
的细节放慢脚步。我想我们重庆现在所说的新
韵，藏在很多细节里，需要慢下来仔细看，才能
感知她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藏着怎样的新韵。

文字是媒体人应做的基础表达

新重庆-重庆日报：在《走过》这本书里，您
用24节气串联内容，很有新意，这样的立意，初
衷是什么？

敬一丹：我从小就很喜欢节气，那时虽然不
懂，但每到一个节气的时候，听我姥爷或者妈妈
说起，我就好奇这是什么东西。慢慢长大，了解
之后，我觉得这真是祖辈传下来的一个文化瑰
宝。后来我又慢慢思考，在喜欢和传播之间，我
们能做点什么？思考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
有趣的文化传播链条。

最初我通过音频的方式来传播节气文化，
在我们台的新媒体平台央视新闻里，以音频的
方式读一本节气书。那本书的作者是《三联生
活周刊》前主编朱伟先生，他每个节气都会在微
博里分享一段文字，而且还把古人留下的随春
夏秋冬、农耕节令有感而发的诗词歌赋进行了
重新梳理。你看，这个文化链条多有意思——
古籍中谈到节气，朱伟把它摘出来，用微博传
播；出版人又把微博中的文字变成书；我得到这
本书后，再以音频的方式在新媒体传播。我看
到了这样一种传播链条的关系，意识到这也是
媒体生态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可能性。

同样是节气，我们的传播方式还可以更多
元。后来，我又立足节气文化制作了视频节目
《节气·长城》，在央视频播出。《走过》这本书里
有关节气的内容，就来自那个节目，等于我又把
视频内容变成了文字。

你看，这个传播链条就形成了一个闭环，从
古籍里的文字到微博、音频、视频，现在又回到
了文字，又成为了书籍。我想，节气文化是个宝
藏，我们可以从多方面来解读它，传播它。可以
从科普的角度、农耕的角度、民俗的角度……那
这本书呢，就是我从一个媒体人的角度，去表达
我是怎么看节气文化的。

这种链条式的传播，我想只有在今天融媒
体的环境里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是一种探索实
践。在这个实践中，我感觉到，作为媒体人，可
以通过不同方式去表达，话筒、镜头、声音、图像、
文字都可以。但无论如何，通过文字来表达，我
认为是媒体人应该做的一种最基础的表达。

当然，这种传播的可能性还在继续，比如今
天，我又带着书走到了读者当中，看到小读者对
节气文化特别接受和喜爱，我也觉得特别幸福，
收获了很多很多的知音。这样的效果，让立足
于文字的媒体传播延伸到更远。

融媒体时代要意识到“后有来者”

新重庆-重庆日报：融媒体时代做传播让
您感到幸福，但似乎一开始您对新媒体的态度
比较微妙？

敬一丹：我们那时电视处于上升期，甚至巅峰
期，有一段时间，我们电视人甚至有种误解，以为

“后无来者”。后来，新媒体来了，媒体融合发展，我
也慢慢理解了融媒体传播是个怎样的过程。

直到退休以后，我在一种更放松的状态下
接触新媒体，收获了很多新体验。我慢慢觉得，
我们过去可以拥有亿万观众，今天在融媒体的
环境里，也可以聚焦到一个一个的具体的个体，
去进行对话交流，这种体验是过去没有的，是融
媒体环境教给我的。

如今我甚至很感谢新媒体，因为，我当初那
么害怕新媒体，总觉得很怕和它正面相对，毕
竟，以为“后无来者”。现在，后者来了，年轻人
来了，新的力量来了。所以我很庆幸后来利用
融媒体做传播的新体验。

新重庆-重庆日报：从“后无来者”到“后有
来者”，这是一种怎样的观念转变？

敬一丹：作为一个媒体人，如果一直意识到
“后有来者”，这对我们的成长是有帮助的。我
的真实感受就是应该“后有来者”。在融媒体大
环境里，“后有来者”就是提醒我们，可能今天面
对了新东西，已经让我们眼花缭乱，但明天可能
又要面对更新的东西了，那我们的表达方式也
要更新，要用更适合的方式去进行传播。

媒体人应该是最有瞭望能力的，最有未来
感的。从这点讲，我也很羡慕我的年轻同行。
他们和我们那个时代面对的挑战不一样，但他
们有更多的可能去记录这个时代。有了这些记
录，我相信过很多年以后我们回头看，就会知道
在融媒体这个时代，我们获得了什么。

■阿蛮

不久前漫步南滨路，看到下浩老街、重
庆开埠历史陈列馆、东水门大桥以及山城
魔幻景观的繁华，突然想起上世纪80年代
初的一次意外遭遇。

那时我在一家建筑企业任行政秘书，
接到南岸玄坛庙长航职工宿舍工地的一个
电话。工友在电话里说，他们挖基坑时发
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让我
去现场做个判断，以免影响施工。

在朝天门乘轮渡过长江，爬很长一坡
岩石梯坎赶到工地，眼前是一壁陡直的巨
岩，高约七八米，长约二三十米。岩面上有
两串规则排列的凹坑，总共有30来个。每
个凹坑都不深，但印痕很宽，像瓜蒂并在一
起呈放射状分布的3条黄瓜，又如一个个横
着书写的“爪”字。两串凹坑间，每个距离
基本相等，就像经过丈量后有意凿出来的。

看到如此规模的“石刻”作品，我脑海
里立即闪过一些古生物形象，猜想那些凹
坑可能就是史前留下的恐龙脚印。

问工人是怎么发现的。回答说那岩石
原本覆盖着泥土和藤蔓，因在施工红线内，
要凿掉一些岩石。他们掀开藤蔓，刨掉泥
土，就看到了那些凹坑，“要真是恐龙脚印，
挖还是不挖，得赶快决定。”我跟工地负责
人商量，先暂停施工，立即联系考古部门来
看看。

第二天一早，原重庆市博物馆一位姓李
的老同志与我一道前往工地，他问我怎么知
道那就是恐龙脚印，我说读过一些科普作
品，在画报上也看到过，知道恐龙出现在地
球的白垩纪。李老师很高兴，说：“你有地质
学基础，但说得不准确，应该是侏罗纪到白
垩纪之间，距今1亿5千万至7千万年前。”

到现场后，李老师看到那壁岩石，更加
兴奋，说那的确就是恐龙脚印，很完整，很
清晰，没有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从两串
脚印的形状和大小看，应该是一大一小两
只恐龙个体。加上早先在宜宾、合川发现
的马门溪龙，可知今天的四川盆地很久以
前是一片平原和沼泽，长江和嘉陵江是很
久以后才形成的。李老师随即对现场做了

考察，拍了照片，又请工人注意保护这些恐
龙足迹。

过了几天，李老师打来电话说，因为现
场地势狭窄，不便整体保护，博物馆决定凿
下一些恐龙脚印化石保存，并请施工单位协
助，要求标本必须完整，原岩也不能损坏。

我向单位汇报。领导似乎有些为难，
说单位没有凿岩机械，只能在岩壁上搭脚
手架，请石匠师傅用石工斧和錾子抠凿，一
个恐龙脚印需要工时费好几十元。这让博
物馆也为了难，因为年度经费有限，竟拿不
出足够的钱来支付人工费，最后只抠下来
两块化石做研究用。李老师写了封信对我
表示感谢，还寄了张恐龙脚印照片作纪念。

几年后，我在枇杷山重庆市博物馆展
厅看到了那两块恐龙脚印化石，想起当年
情景，又专程去了一趟玄坛庙寻找旧迹。

那一片长航宿舍楼还在，但人口更密
集，街巷愈加狭窄，我想重见的恐龙脚印怎
么也找不到了。是被密集的楼房遮蔽了，
还是已经被凿掉？我想象不出来，头脑里
反复出现的，则是那一大一小两串脚印幻
化出的恐龙母子，在7千万年前蹒跚而行
的景象。它们去了哪里？

又过了些年，长航职工宿舍在南滨路
上也成了一个历史概念，那一壁留有中生
代地球巨兽遗迹的岩石再不见踪影。经过
数次搬家，李老师送我那张恐龙脚印化石
照片，也不知夹在哪本书里找不到了，原本
生动鲜活的史前故事变成了一个难以追寻
的梦。

不久前到北碚参观自然博物馆，突然
看到展厅里那些由远古化石复原的大型恐
龙骨架，40多年前的记忆瞬间被唤醒，急
切地寻找曾经相识的恐龙脚印。竟然真
有，且不止两个！所配文字介绍还标出了
出土地——野苗溪重庆足迹。这里的“野
苗溪”，在我小时候看到的渡江趸船上写作

“野猫溪”。其中的“猫”在老人口里就读作
“苗”。重庆野猫溪就在南滨路玄坛庙段长
江边。

感谢考古工作者，让上亿年的物种进
化史，在南滨路上浓缩成一幕沧桑之变的
活剧，耐人寻味。

南滨路上的史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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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芒

行走于城市的大街小巷，最爱逛的是
小餐馆、水果店、理发店、服饰店、鲜花店等
小店铺，它们日常、凡俗，平淡如水又鲜活
灵动，与市民生活水乳交融。

街口拐角处有家卖菜的小店铺，店主
是来自垫江的一对年轻夫妻。不足10平
方米的小店，各类蔬菜摆放在货架上，上面
插着纸牌，纸牌上是手书的价格，字体稚拙
如小学生，童叟无欺的老规矩却明白如话。

下班后行色匆匆的顾客拐进小店，哪
怕是只挑几块钱的蔬菜，店主也会免费送
上一小把绿油油水灵灵的红头火葱，“吃面
用！”店主说。

显然店主见惯了各种类型的顾客，且
非常了解他们的习性。这个时间，只买一
点小菜的，肯定是忙碌的下班族，回家只来
得及做碗面条吃了。

有一天，挑了两只番茄，红彤彤新鲜诱
人，店主却告诉我这是头天剩下的，如果我
要，就打折卖给我。其实他不挑明的话，也
没人看得出这是前一天的存货。

想买几只红皮萝卜做泡菜，又不知道
如何挑选，店主就把一个个萝卜放在手上
掂量，帮我选了几个小巧实沉的，表皮上还
有些许疤痕。

我疑心重重地把这几个不中看的萝卜
带回去，洗净，一刀切下去，“嚓”地一声脆
响，汁水四溅，清香扑鼻，夹一小块尝尝，脆
生生，甜丝丝，齿颊含香，余味无穷。想来汪
曾祺笔下的扬花萝卜，滋味也不过如此吧。

小店的蔬菜比超市贵一些，但吃起来
特别香，很多是从店主老家运过来的土货
与时令鲜货。

春天，是鲜脆的竹笋，店主手脚麻利地
帮忙去壳，沥水，拿回去做三鲜汤，味道鲜
美如绿芽初绽的春天。还有香气扑鼻的细
嫩的椿芽，顺带买两只鹅蛋，椿芽炒鹅蛋，
黄灿灿香喷喷，既是一道上好的下饭菜，又
具祛寒除湿之功效。

夏天，玉米上市，个头小小的玉米，经
水一煮，甜糯粘牙，香气浓郁。

秋天，店里用麻布口袋装着粗加工的
新米，用来熬粥，汤汁肥如膏腴，色如白玉，
黏稠香浓，芬芳馥郁。“稻花香里说丰年，听
取蛙声一片”的富足安宁从舌尖袭来，是无
法抗拒的诱惑。

冬天，小店货架上堆满了白生生胖乎
乎的雪地萝卜，碧绿清甜的菠菜。最诱人
的是小芹菜，在地里经霜冻过，筷子般纤
细，色如翡翠。炒一盘芹菜肉丝，芹菜的
脆、香、鲜，猪肉的滑爽细嫩，充盈在口腔，
萦绕着童年的味道。

店主夫妻二人配合默契，丈夫进货，妻
子守店；丈夫称秤，妻子收钱。午后不太忙
碌的时候，两个人就头碰头地挤在一起刷
抖音看短视频，看得哈哈大笑，午后的阳光
慵懒地斜照进来，给货架、货架上的蔬菜，
还有夫妻两人年轻的面庞，镀上一层浅浅
的金色。

到了下午5点，妻子就在店里的灶房
烧火做饭，有时是炒两个小菜，有时是煮碗
面条，粗茶淡饭，两人围桌而坐，吃得热火
朝天。

寒暑假来临时，店里多了两个小孩，夫
妻俩做生意，小孩就在灶边的餐桌上写作
业，有时也帮着大人做饭看店，有着与年龄
不相称的成熟稳重。走进小店，一家人的
生计便一览无余。

小店不当道，“利民副食店”这个店名
也很土气，让人回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
代。来光顾的主要是附近小区的居民，日
子一长，大家都混熟了。

“老板，给我留 5个玉米，下班了来
拿。”“新米出来了我要10斤，送到屋头去
哈。”“鲜竹笋我要3斤，打整好哟！”黄昏时
分，小店还没歇业，居民吃完饭，收拾好碗
筷，就踱步过来，闲话几句，帮着推销货品，
甚至递个东西看个店，彼此都放心。

夏日黄昏，大家坐在店门口的长条板
凳上，吹牛聊天，东家长西家短，哪家添了
胖小子，哪家媳妇不孝顺公婆，哪家小子找
对象了……浓浓的邻里情，和着蔬菜香，成
为城市小巷里最暖心的一个角落。

有了小店，生活变得方便了许多，做菜
时缺根葱、少头蒜，几步路走到小店，买回
来就下锅，一点不耽搁。临时来个客，去小
店买两个菜，待客也不失周到。

什么样的萝卜最脆甜？什么样的菠菜
最水嫩？什么丝瓜炒出来青绿软糯？店主
都能解释得详细，清楚，好似一部百科全
书。

一次，亲戚送来一整条火腿，我顿时傻
了眼。一筹莫展之际，脑子灵光闪现想起
小店，急忙拎着火腿前去求救。男店主二
话不说，拎起火腿横放案头，刹那间变身为
身藏绝技的武林高手，手起刀落间，整条火
腿魔术般变成了大小匀称的肉块，骨肉匀
停，香气四溢。

渐渐地，小店已成为生活中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有时，店主回老家去吃酒、走亲
戚，关门几天。每当路过，看见关着门的小
店，冷冷清清的街角，心里便有几分失落。
店主归来，带来老家土货，开门迎客，便满
心欢喜地进店，那些生长在田间地头，沾满
乡土气息的货物，让人心里踏实、熨帖。

岁月悠长，生活怡然安好。

街角小店


